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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	

	

	 	 	 	 東漢《禮器碑》的書法遒逸古致清勁秀雅廣受讚譽。自碑陽、碑陰至碑側共

四面環刻，整體書風通合在峻秀巧麗之中，而前後各部復有雄強、清逸或飛動的

別境質韻。其中四面均有捐資人士的題名，前後左右的題名書法尤有變化爤漫多

姿。宋代洪适雖未見左右碑側拓本，但已指稱碑陰有五段題名的書體不同，指為

後人增書的補題名。而清人王澍則擴計碑側兩面視察行列後再加十—段增書，認

為共計十六段的增書“乃兩時書，非兩人書”，並以同—書手因情境起伏與時日

間隔之故，提出全碑書法有“五節八變”之説，翁方綱則承其大要而另有解悟，

更有此碑“書手七人”之論。	

	

	 	 	 	 由於早期傳拓常以碑陽碑陰為主，而全是題名的碑側左右兩面之舊拓比較難

得，清代以前的研究者亦較少賞析其書法。同時，—般存傳碑拓剪貼本呈現的題

名排列次序常是各本各異，因此必得於整幅碑拓中始能確認題名位置之指示。本

文即以補題名增書的書法為要項，循蹈諸家所論再加辨察，品賞《禮器碑》書法

形姿多方蘊富孌化之妙。	

	

	

【關鍵詞】禮器碑、隸書、題名、補題名、増書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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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前言	

	

	 	 	 	 中國東漢重要碑刻《禮器碑》，是東漢桓帝永壽二年（156 年）魯相韓勑所

立，又稱《韓勑造禮器碑》或《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》、《修孔子廟器表》、《韓

明府碑》、《韓明府叔節修孔廟禮器碑》、《韓明府孔子廟碑》等，原在山東曲阜孔

廟，現存曲阜市漢魏碑刻陳列館。碑身高 1.7 米，寬 0.78 米，四面環刻，隸書，

碑額圓形無字。碑陽 16 行，滿行 36 字，刻序、銘及韓勑等 9 人的題名；碑陰 3

列，列 17 行；左側 3 列，列 4 行，右側 4 列，列 4 行。碑文記述魯相韓勑修飾

孔廟、增置各種禮器、吏民共同捐資立石以頌其德事。碑側及碑陰均刊刻捐資立

石者的姓名及錢數。此碑是漢代隸書的重要代表作之一，金石家評價甚高。碑文

字跡清勁秀雅，有一種肅穆而超然的神采，常被推為漢碑隸書極則。	

	 	

	 	 	 	 《禮器碑》在唐代尚不顯於世，宋歐陽修（1007～1072）《集古錄跋尾》、趙

明誠（1081～1129）《金石錄》、董逌（？～1129 後）《廣川書跋》、沈适（1117

～1184）《隸釋》及南宋陳思《寶刻叢編》曾著錄介紹，明都穆（1459～1525）

《金薤琳琅》及楊慎（1488～1559）《金石古文》、趙崡（1564～1618）《石墨鐫

華》，清孫承澤（1593～1676）《庚子銷夏記》、王昶（1724～1806）《金石萃編》

等書著錄。該碑字口完整，碑字鋒芒猶現，尤其飄逸多姿，縱橫迭宕，更為書家

所激賞。攻漢隸書法者，多以《禮器碑》為範本。	

	

清人王澍(1668~1743)1、翁方綱(1733~1818)等都曾對《禮器碑》書法風格與

書手提出研究觀點，王澍指稱全碑書法變化多彩具有「五節八變」，翁方綱認為

此碑奇絕多變是由於七人所書。1941 年 4 月日本三省堂發行《書菀》第五卷第

四號曾以特輯-漢孔廟禮器碑號-彙整相關研究資料，多年前藤原楚水、中田勇次

郞等亦曾對前人觀點詳加解説析論，2本文亦僅是循蹈前論再加辨察而已。	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1	 王澍（1668—1743），字若林，一作若霖、箬林，號虛舟，別號竹雲，又號恭壽老人、良常山	
	 人，江蘇金壇人。康熙壬辰進士，官主吏部員外郎。積學工文，尤擅書法。書學思想主要集中	
	 在《論書賸語》、《翰墨指南》、《虛舟題跋》、《虛舟題跋補原》、《竹雲題跋》、《古今法帖考》等。	
2	 藤原楚水：〈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〉，刊《書箢》第二卷第九號，50~55 頁，東京，三省	 	 	
	 堂，眧和十三年(1938 年)九月發行。又見：《圖解書道史》第—卷，306 頁~310 頁，東京，省	
	 心書房，1971 年 4 月發行。中田勇次郞：〈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〉圖版解説，刊《書道全集》	
	 第 2 卷，圖版解説 186~187 頁，東京，平凡社，1958 年 12 月發行。二玄社《中國法書選 5-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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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禮器碑》的書法評價	

	

	 	 	 	 《禮器碑》的書法歷來廣受讚譽推崇。明代 郭宗昌（約 1570～1652）評云：

「漢隸當以《孔廟禮器碑》為第一」，在《金石史》卷一〈韓明府叔節修孔廟禮

器碑〉中云：「漢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，才剝蝕十一字，存者猶有鋒鎩，文殊髙

古尚可讀，豈神物固有鬼神呵護耶！其字畫之妙，非筆非手，古雅無前，若得之

神功，非由人造，所謂『星流電轉，纖踰植髮』尚未足形容也。漢諸碑結體命意，

皆可髣髴，獨此碑如河漢， 可望不可即也。」3他認為碑石千年猶存當為鬼神呵

護，讚其書法神妙古雅無前，如星流電轉弗由人造。對於《禮器碑》的書法評價，

明萬曆年間安世鳳《墨林快事》即稱「字意奇古，蓋時之有書技者所為。」4清.

孫承澤(1592~1676)云：「孔廟禮器碑建於永夀二年，碑完好，所缺不多而筆法波

拂具存。漢碑存世者不必皆佳，而以遒逸有古致者為上。如此碑者未易屈指也，

書法之美、舊石之完，書家得此與曹全碑而從事焉，他無可問矣！」5以遒逸有

古致者為上，而讚賞其書法之美。清‧葉奕苞(1629~1686)譽讚“此碑簡古逸宕為

漢隸第—”。6清初鄭簠(1622~1693)以師法漢碑隸書而聞名於世，亦曾親往“相其

陷文深淺，手搨以歸，勝工人椎拓者百倍”，並與金石同好朱彝尊(1629~1709)

分享《禮器碑》妙蹟。7 

 

    王澍（1668～1743）在《漢魯相韓勑孔廟碑》一跋中云：「吾以《孔龢》（乙

瑛碑）、《韓勑》、《史晨》三碑舉似學者，以為遒古莫如《孔龢》，清超莫如《韓

勑》，肅括莫如《史晨》，三碑足概漢隸。其實《孔龢》、《史晨》二碑皆各就一偏

而詣其極，唯《韓勑》無美不備，以為清超卻又遒勁，以為遒勁卻又肅括，自有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	 禮器碑》導讀本中，西林眧—、田中東竹執筆的解説内容亦均参照上列論説。	
3	 明‧郭宗昌：《金石史》卷上五頁，知不足齊叢書本，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三輯第三十九冊，	 	
	 台北，新文豐出版社 1986 年刊印。470 頁。	
4
 抄録於欽定四庫全書本-清.李光暎(?~1736)《金石文考略》卷二，十二頁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 

 第三輯第三十四册，231 頁。	
5	 清‧孫承澤：《庚子銷夏記》〈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〉，收在盧輔聖主編《中國書畫全書》，上	
	 海書畫出版社，2009 年 12 月。第十—册，34 頁。	
6	 凊‧葉奕苞：《金石錄補續跋》卷二第六頁〈漢韓名府孔子廟碑〉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	
	 第十八册，台北，新文豐出版社 1979 年刊印。13200 頁。	
7
 清‧朱彝尊：《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》卷二，十七頁，〈書韓勅孔廟前後二碑并陰足本〉記：「金 

 陵鄭簠汝器，相其陷文深淺，手搨以歸，勝工人椎拓者百倍。汝器以予於金石之文有同好也， 

 遠遺書寄予。」，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十五册，台北，新文豐出版社 1977 年刊印。18688 

 頁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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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隸來，莫有超妙如此碑者。則此碑實足並有《孔龢》、《史晨》之勝，千變萬化

而不踰矩，更非《孔龢》、《史晨》所能盡。」8王澍對漢隸風格的分類基本明確，

將漢隸大致分成古雅遒勁，方整肅括，清超清瘦三類，並分別列出了代表作品。

且以為《禮器碑》綜合了上述三種審美，推為第一。清代牛運震（1706～1758）

在《金石圖說》讚道：「銘文簡質雄勁，與先秦諸石刻伯仲，書法鋒銛神渾，蒼

古溫潤，無美不備，有漢分隸之獨步也」。9清代 翁方綱在《蘇齋題跋》裡稱譽：

「漢碑自以《韓叔節禮器碑》為冠」。10 

 

    清代 郭尚先（1785～1832）在《芳堅館題跋》中說：「漢人書以《韓勅造禮

器碑》為第一，超邁雍雅，若卿雲在空，萬象仰曜，意境當在《史晨》、《乙瑛》、

《孔宙》、《曹全》諸石之上，無論他石也。其碑至今完好，蓋有神特護持之。」、

「飛動况實，興會所至，不復可以跡稽。明郭允伯（郭宗昌）推為漢碑第一，雖

未然，要之當為神品也。」11清‧孫葆田(1840~1909)等《山東金石志》評云：「禮

器碑筆畫精能風神俊逸，為在世漢碑冠冕，蔡石經可與頡頑，餘碑無足綴軌者。」

12清代 楊守敬（1839～1915）在《評碑記》裡也說：「漢隸如《開通褒斜道》、《楊

君石門頌》之類，以性情勝者也；《景君》、《魯峻》、《 封龍山》之類，以形質勝

者也；兼之者惟推此碑。要而論之，寓奇險於平正，寓疏秀於嚴密，所以難也。」

認為，此碑能兼得性情與形質。以上，諸家所評古雅遒逸、鋒銛神渾，兼得清超、

遒勁、肅括，寓奇險於平正，寓疏秀於嚴密，整體而言《禮器碑》的書法是蘊富

多采而風神萬化的。 

	

 

 

 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8	 王澍：《虛舟題跋》原卷二，頁廿二下。又見《虛舟題跋補原》，載崔爾平選編點校《歷代書法	
	 論文選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3	 年，第	 674	 頁。	
9	 清‧牛運震：《金石圖說》甲下，四十一頁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第二冊，922 頁。	
10	 清‧翁方綱：《蘇齋題跋》西泠印社聚珍版，頁三八〈魏范氏碑〉，台北，學海出版社 1997 年	
	 	 4 月刊，82 頁。	
11	 清‧郭尚先〈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〉：《芳堅館題跋》卷一，藝文叢刊，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，	
	 	 2018 年 1 月。	
12	 清‧孫葆田等：《山東金石志》〈後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〉，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第十二	
	 	 册，9235 頁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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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禮器碑》的題名與補題名	

	 	 	 	

韓明府名勑字叔節，古人取字皆與名之義相合，以字取叔節、伯嚴13之義觀之，

碑文名為“勑”，義可理解，惟後世俗亦誤與“勅”、“敕”通用，經典亦多相

承。14碑文多用讖緯文辭，用字古奧，碑文解讀釋義極受關注，自宋代以降一直

是學者研究著力的要項。15其中，以賈為價、以伎為暨、以土為士、以琦為奇、

以开為稽、以粮為糧、以苻為符、以文為汶、以亓為卞等，多見別體通假，以及

遼、漆、䦿、戚、雒、慶、皋等字多用古寫。	

（一）、題名	

《禮器碑》的題名，即録記捐資人身分姓名錢數的内容，在碑陽、碑陰及碑

側左右兩面均有。北宋末趙明誠(1081~1129)在《金石錄》在目錄中首記此碑有

碑陰。至於抄錄題名的文字内容，最早見於宋‧洪适《隸釋》，有碑陽及碑陰的

題名六十二人，缺錄碑側左右兩面。南宋王厚之(1131~1204)《復齊碑録》、陳思

(1225~1264)《寳刻叢刊》亦均僅及碑陰有題名。而後明‧楊慎(1488~1559)《金

石古文》卷四據剪貼搨本抄錄題名，16雖然補上碑側兩面但内容有失次第。此事，

明‧都穆（1459～1525）《金薤琳琅》曾加調整校錄。17明‧趙崡(1564~1618)《石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13	《繁陽令楊君碑》碑陰有：故民程勑字伯嚴。清‧葉奕苞謂：二君之字，皆作“飭”字解。《金	 	
	 	 石錄補續跋》卷二第六頁〈漢韓明府孔子廟碑〉，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第十八冊，13200	
	 	 頁。王澍亦云「當讀為“戒敕”之敕。」	
14	 	 宋‧歐陽修《集古録跋尾》謂：“前世見於史傳，未有名勑者。”宋‧董逌《廣川書跋》認	 	
	 	 為：	 “秦制，天子之命為敕，漢用秦法，當時豈臣下敢以敕自名者也。考之字書，敕字從束	
	 	 謂誡也，、、則古人名勑，何世無之。、、知敕非勑字。”明代郭宗昌也認為那是“以勑為敕	
	 	 也”，其《金石史》卷—〈漢韓明府叔節修孔廟禮器碑〉云：「韓明府自名勑，從力來聲，音	
	 	 賚，勞也，亦作徠、倈、來。答勤曰勞，撫至曰勑。示有節也，故字叔節。以勑爲敕，譌也。	
	 	 敕，從攴束聲，誡也。攴，小擊也。又有束縛之義，故爲敕命之敕。又，攴傍加朿，音策，馬	
	 	 箠也。朿，讀若刺。又，㩽從支朿聲，音其，木别生也，支，持也，與攴異。四字易淆，故詳	
	 	 著之。然永叔謂人無名勑者，亦屬臆說。」指	 稱：勑、敕、敇、㩽，四字有別。見同註 3。	
15	 碑文“霜月之靈，皇極之日”，歐陽修《集古錄跋尾》疑是“九月五日”，明‧盛時泰(1529~1578)	 	
	 《元牘記》、清‧王澍《虛舟題跋》、翁方綱《兩漢金石記》等後人多同其説，張澍《養素堂文	
	 	 集》亦以“詩之九月蕭霜”認同“霜月者九月”，“則所謂霜月之靈者，言九月之枝日(寅卯	
	 	 為枝），枝者月之靈也。”另，也有七月五日之説，清.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録》則云“予謂霜	
	 	 月者相月也，爾雅説天篇：七月為相。”，王念孫《讀書雜志》卷十《漢隸拾遺》中亦認為“靈	
	 	 讀為令”，“霜月之令，皇極之日，謂七月五日也。”，鄭業斅《獨笑齋金石文考》亦引急就	
	 	 篇為證表示贊同。	
16	 楊慎《金石古文》記云：「右韓勑碑隂，《隸釋》所載凡六十有二人，較予家舊搨本闕三十有	
	 	 八人，《隸釋》始曲成侯王暠，終洛陽王敬，予家本則始涿郡太守魯麃次公，終河南樊文髙，	
	 	 又有大不同者，豈《隸釋》得之傳錄，故有此誤，要當以搨本為是。抑此及史晨後碑，歐陽公	
	 	 最號博古皆未之見，唯趙氏《金石錄》有之。」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十二册，9387~9389 頁。	
17	 明‧都穆：《金薤琳琅》卷三記云「此書彚題名為—碑，而閒或失次，豈即壉剪貼本録之乎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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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鐫華》記「此碑都、楊二公錄闕七字，而余所獲榻本止闕五字」，而對碑陰題

名人數次弟問題，仍因“惜不得至碑所—證之”。18清康熙戊午(1678 年)秋丁日，

葉奕苞(1629~1686)親至碑下拓歸錄入，記「右題名在漢韓明府修孔廟禮器碑之側，

共三十五人。」19内容才比較接近完整。清初林侗(1627~1714)《來齋金石刻考略》

即計為右側十九人、左側十八人。20 

	

現知，碑側左右兩面的題名人數應是三十三段(人)，又因各家釋讀差異而各

段人數統計也有不同。如將右側首段分讀成“山陽瑕丘九百”、“元臺三百”成

為二段，等等情況，鈍根老人吳玉搢(1690~1774)《金石存》中均加指正並録題

名全文，指出“兩側共三十三人”正確計數。21清‧錢大昕(1728~1804)《潛研堂

金石文跋尾》計為“兩側三十有二人”，22清‧牛運震(1706~1758)《金石圖説》

於乾隆年間將《禮器碑》含碑陰碑側共四面之全幅拓本縮摹刊行，23即使未得稀

本古拓者也能獲見全碑完整面目。	

	

但是，歷來研究者的錄文或是拓本剪貼時，對於行列讀法的次序仍多歧異，

有不分列而依行讀下的，清‧馬邦玉(約 1773~1843？)《漢碑録文》中統計題名

數量以碑陽九人、碑陰六十二、兩側共三十三，凡題名百有四人，得正確之數。

惟其錄文是採不分列的行讀直下。24而較多是橫向分列讀行，即先從上列依序讀

行，再接讀中列、下列，如此較能符合原本刻碑的規劃構想，亦即宋‧洪适《隸

釋》及清‧翁方綱《兩漢金石記》的“橫讀分別書之”的抄錄讀法，但二人均將

增書（補題名）者集中列後，清‧王昶（1724～1806）《金石萃編》卷九、吳玉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	 	 全碑至今尚存，依次考證，足訂南濠(楊慎)之誤。」四庫全書.文淵閣本，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	
	 	 第十册，7652~7653 頁。	
18	 明‧趙崡：《石墨鐫華》卷—，六頁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十五冊，18595 頁。	
19	 清‧葉奕苞：〈漢韓敕修孔廟碑兩側人名〉，《金石錄補》卷三，頁三，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十	
	 	 二册，9000 頁。	
20	 清‧林侗：《來齋金石刻考略》卷上十八頁，〈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并陰〉未錄題名内容而有計	
	 	 數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第八冊，5973 頁。	
21	 鈍根老人吳玉搢(或誤趙搢)，李調元校刊：《金石存》卷六〈漢魯相韓勑孔子廟碑〉，見《石刻	
	 	 史料新編》第九冊，6647~6650 頁。	
22	 清‧錢大昕：《潛研堂金石文跋尾》，〈韓勑造孔廟禮器碑、碑陰及兩側〉，盧輔聖主編《中國	
	 	 書畫全書》20 册，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，305 頁。	
23	 凊‧牛運震：《金石圖説》甲下，三九~四—頁，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第二册，918~922	
	 	 頁。其後，錢泳(1759~1844)《漢碑大觀》第二集有節臨本，已失原貌，亦無題名内容。	
24	 清‧馬邦玉：《漢碑錄文》卷—，頁八~十四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第八冊，6146~6149	
	 	 頁。二玄社書跡名品叢刊的碑陰題名剪貼次序也是不分列讀行而下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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搢《金石存》卷六（李宗昉 1819 年校刊本）25、清‧朱士端（1786～？）《宜祿

堂收藏金石記存》及清‧孫葆田（1840～1909）等《山東金石志》26，所刊則是

保留增書補題名者於刻碑原本位置。同時，碑側的左面、右面，古今所記稱法、

順序亦常是左右相反。27以下，錄記全部題名內容：	

	

1、在《禮器碑》碑陽左方末三行即有題名，三列各三行，共九段題名：	

	 	 	 	 韓明府名勑字叔節。潁川長社王玄君真二百。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。故

涿郡大守魯麃次公五千。故會稽大守魯傅世起千。故樂安相魯麃季公千。故從事

魯張嵩眇高五百。相主簿魯薛陶元方三百。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。	

	

2、《禮器碑》碑陰，內容均為題名，分為上、中、下三列，每列有十七行，共六

十二段題名。	

	

上列：曲成侯王暠二百。遼西陽樂張普仲堅囗百。河南成皋蘇漢明二百其人處士。

河南雒陽种亮奉高五百。故袞州從事任城呂育季華三千。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褒文

博千。故穎陽令文陽鮑宮元威千。河南雒陽李申伯百。趙國邯鄲宋元世二百。彭

城廣戚薑尋子長二百。平原樂陵朱恭敬公二百。平原濕陰馬瑤元冀二百。彭城龔

治世平二百。泰山鮑丹漢公二百。京兆劉安初二百。故薛令河內溫朱熊伯珍五百。

下邳周宣光二百。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。河間束州齊伯宣二百。陳國苦虞崇

伯宗二百。	

	

中列：潁川長社王季孟三百。汝南宋公國陳漢方二百。山陽南平陽陳漢甫二百。

任城番君舉二百。任城王子松二百。任城謝伯威二百。任城高伯世二百。相主簿

薛曹訪濟興三百。相中賊史薛虞韶興公二百。薛弓奉高二百。相史卞呂松□遠百。

騶韋伯卿二百。處士魯劉靜子著千。故從事魯王陵少初二百。故督郵魯開輝景高

二百。魯曹悝初孫二百。魯劉元達二百。	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25	 嘉慶二十四年（1819 年）李宗昉聞妙香室校刊本，卷六，15～19 頁。與李調元校刊本不同。	
26	 清‧朱士端《宜祿堂收藏金石記存》，1863 年刻本，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第五冊，3301	
	 	 ～3306 頁。清‧孫葆田等《山東金石志》，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級第十二冊，9232～9236	 	
	 	 頁。	
27	 碑側兩面的續讀次序，都穆、王澍、吳玉搢、馬邦玉皆是先左後右，而牛震運、翁方綱、王

昶均是先右後左。而《書菀》及二玄社刊印書跡名品叢刊則是左右稱法相反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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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：故督郵魯趙煇彥臺二百。郎中魯孔宙季將千。禦史魯孔翊元世千。大尉掾

魯孔凱仲弟千。魯孔曜仲雅二百。魯孔儀甫二百。處士魯孔方廣率千。魯孔巡伯

男二百。文陽蔣元道二百。魯孔憲仲則百。文陽王逸文豫二百。尚書侍郎魯孔彪

元上三千。魯孔汛漢光二百。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。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千。褒

成侯魯孔建壽千。河南雒陽王敬子慎二百。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。魯孔朝升高二

百。魯石子重二百。行義掾魯弓如叔都二百。魯劉仲俊二百。北海劇袁隆展世百。

魯夏侯廬頭二百。魯周房伯臺百。	

	

3、〈碑側-右面〉題名，有四列，每列四行，共 17 段題名。	

上列：山陽瑕丘九百元臺三百。齊國廣張建平二百其人處士。上黨長子楊萬子三

百。處士魯孔徵子舉二百。	

第二列：魯徐伯賢二百。魯劉聖長二百。河南匽師胥鄰通國三百。河南平陰樊文

高二百。	

第三列：河東臨汾敬信子直千。河南雒陽左叔虞二百。東郡武陽董元厚二百。東

郡武陽桓仲豫二百。	

下下列：泰山鉅平韋仲元二百。蕃王狼子二百。泰山費淳于隣季遺二百。故安德

侯相彭城劉彪伯存五百。故平陵令魯麃恢元世五百。	

	

4、〈碑側-左面〉題名，有三列，每列四行，共十六段題名。	

上列：東海傅河東臨汾敬謙字季松千。時令漢中南鄭趙宣字子雅。故丞魏令河南

京丁琮叔舉五百。左尉北海劇趙福字仁直五百。	

中列：右尉九江浚遒唐安季興五百。司徒掾魯巢夀文后三百。河南匽師度徵漢賢

二百。南陽平氏王自子尤二百。	

下列：相守史薛王芳伯道二百。魯孔建夀二百。相行義史文陽公百煇世平百。魯

傅衮子豫二百。任城亢父治真百。魯孫般三百。魯孔昭叔祖百。卞廬城子二百。	

	

（二）、補題名	

	 	 	 	 補題名，或稱增書、增書題名。最早注意到《禮器碑》碑陰有補題名的是宋

代洪适（1117～1184），在《隸釋》的〈韓勑碑陰〉中云：「張普、朱熊五人，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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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不同，蓋後人所增者。」28依《隸釋》所錄碑陰題名内容，應是該書所錄六十

二人之最後五人，即：遼西陽樂張普仲堅二百、故薛令河内溫朱熊伯珍五百、故

豫州從事蕃加追子高千、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、河南雒陽王敬子慎二百，共五人

之題名。（前文所列題名全文中有加框者）洪适指稱該五人題名的“書體不同”，

並認為“蓋後人所增者”。推測其意，似非指是後來的人任意增補亂加的，應是

指原碑銘已刻就之後，因繼續有人捐款，所以另請人增書補刻。補題名，仍是《禮

器碑》刻銘整體中的—部分。	

	

	 	 	 	 《禮器碑》碑陰題名的行列位置分為上中下三列，每列有十七行。從碑隂的

全幅拓本上，可見補題名五人的行列位置（圖 1、圖 2），分別是在：上列第—行

之下(張普)，上列第十四行之下(朱熊)，上列第十五行之下(加進)，下列第十行之

下(張光)，下列第十二行之下(王敬)。29很明顯可以看出它們分別散置各處的，因

此，若是在《禮器碑》拓本的剪貼本(二玄社中國法書選<5>)所見，補題名五人分

別是在 39 頁、50 頁、51 頁、73 頁、75 頁。由於早期傳拓常以碑陽碑陰為主，

而碑側左右兩面的舊拓難得，—般所拓年代相對較後以致泐損較多，難免遮減題

名文字的書法風神。同時，—般存傳碑拓剪貼本呈現的題名排列次序常是各本各

異，必得於整幅碑拓中始能確認題名位置之指示。	

	 	 	 	 碑陰題名文字的排列空間有長短不等，中列每行最多可容十—字(如中列第

九行);上列每行最多可容十三字(如上列第四行);而下列的空間面積最大，有容存

十六字的空間。30如不計補題名文字，碑陰的行列間距齊整，文字排列井然有序。	

碑陰題名的文字間距，—般而言平均每一字所佔(含文字及間距)是約 4.4 公分，

而補題名者平均每—字所佔分別為：2.56 公分(張普)，2.13 公分(朱熊)，2.3 公分

(加進)，2.41 公分(張光)，2.43 公分(王敬)，相對之下文字的上下空間是比較短窄

的（圖 3）。因碑陰文字已刻就，只得尋覓空餘之處，所以它們在碑陰上的位置	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28	 宋‧洪适《隸釋.隸續》卷一頁二十二，古代字書輯刊，北京，中華書局 1986 年 11 月，21 頁。	
29	 若仔細地審察有續接補題名的位置，即上列第—行、第十四行、第十五行、以及下列第十行，	
	 	 原刻既有的文字如“曲成侯王暠二百”等字數都是最少的，内容均僅七字;而下列第十二行原	
	 	 刻既有的亦僅八字。可見都是剰餘空間較多的位置，是選擇增書補題名的空間考量。	
30	 依碑陰文字行列的正常排序，上列每行可容十三字，而有增補題名的第—行成為十七字、第	
	 	 十四行成為十九字、第十五行成為十八字，各兩段題名加計字數都超過正常排列的十七字之	 	 	
	 	 限。而碑陰下列每行可容十六字，有增補的第十行兩段合計十六字(仍留兩字空間)，第十二行	
	 	 兩段合計成為十八字。依此可知，增書補題名的字距空間皆有縮短，這是最主要而明顯有異之	
	 	 處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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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分散的;也因為空餘

位置的空間有限，只得

設法壓縮空間將補題

名文字補上，以致每—

字的平均所佔空間都

比較短窄。特別是下列

第十行（張光）那段補

書之後仍有下餘空

間，顯然是不考慮左右

行列是否齊整的問

題。依此，明顯可證該

五人補題名文字是後

加的。	
圖 1.	 碑陰之上列題名（補題名在第 1、14、15 行下面）	

	

	

	
圖 2.	 碑陰之下列題名（補題名在第 10、12 行下面）。第 5、7、8、14、16、17 行也有二段

題名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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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補題名的文字間距較短	

	

（三）、同一行有二段的題名	

	 	 	 補題名是否僅有五段？也可以再加視察。清代王澍《虛舟題跋》及翁方綱《兩

漢金石記》都將同一行一段以上的視為增書補題名。因此，如果推想《禮器碑》

碑陰的最初始的文字排列規劃，若以“每列—行記—段題名文字”為基本原則，

如此，則除了上述五段補題名之外，在上列、中列都是每行—段題名文字，而下

列有較大空間(最多可容十六字)。	

1.在下列之中仍有六處是同—行有二段題名的（圖 2），見於：	

‧下列第五行之下(魯孔儀甫二百)，其上已有七字。	

‧下列第七行之下(文陽蔣元道二百)，其上已有七字。	

‧下列第八行之下(文陽王逸文豫二百)，其上已有六字。	

‧下列第十四行之下(魯石子重二百)，其上已有七字。	

‧下列第十六行之下(北海劇袁隆展世百)，其上已有六字。	

‧下列第十七行之下(魯周房伯臺百)，其上已有七字。	

	 	 	 依上述，碑陰，其中是有“同—行有二段題名”的狀況，但該六行各有二段

題名的總字數，都在碑陰下列各行可容納十六字的空間之内，碑面整體行列仍可

排陳齊整，符合初始構思的布局模式，因此，若僅依照行列位置也無法憑斷是否

為增書補題名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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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另外，碑側右面：題名共有四列，每列四行，其最下第四列每—行有容十六字

的空間。亦有可見—行兩段題名者（圖 4）：	

‧最下方第四列第—行之下(蕃王狼子二百)，上已有九字。	

	

	 	

圖 4.碑測右面之下下列題名（第一行有二段題

名）	
圖 5.碑側左面之下列題名（第 1、3 行有二段，	

第 4 行有三段題名）	
	

	
	

3.此外，碑側左面：題名共有三列，每列四行。其下列每行最多可容十七字，其

中亦得見一行有二段或三段題名者（圖 5）：	

‧下列第—行之下(魯孔建夀二百)，其上已有十字。	

‧下列第三行之下(任城亢父治真百)，其上已有七字。	

‧下列第四行之下(魯孔眧叔祖百)，其下再接—段題名(卞廬城子二百)。此行已

有五字在上。	

	



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《禮器碑》碑陰的補題名書法	
	

 

	
13 

	 	 	 	 如此，碑側左右兩面，最下列的題名也都有同—行存在二段甚至三段題名的

情形，惟碑側左右兩面的行列較不齊整，各列僅是齊頭而下書成，左右字未必相

互對齊，概估計算每行的總字數都在最多十六字、十七字，而有二段或三段的各

行字數加總也都在上述限度的範圍内，所以，同樣是未能依其行列位置判斷是否

為增書補題名。碑側兩面的文字中亦難直斷有無補題名增書者。31	

	

	 	 	 	 以上，除《隸釋》指稱補題名增書五處之外，碑陰及碑側中同一行有二段或

三段題名者另有十處(計十—段)（前文所列題名全文中有加橫線者），王澍《虛舟

題跋》及翁方綱《兩漢金石記》卷六則是將全部十五處（十六段）並同列為增書

題名，32併同視之。宋‧洪适《隸釋》卷—〈韓勑碑陰〉抄錄碑陰全部題名六十

二人，但是將“張普朱熊五人”增書者列在最後，是推想立碑原本程序而判斷的。

這是《隸釋》與後人介紹碑陰題名内容次序不同之處。清‧翁方綱《兩漢金石記》

遵其例亦將增書者集列於後尾。	

	

	 	 	 	 詳細觀察同一行有多段題名的，碑陰及左右碑側合計共有十六段題名，除洪

适所指碑陰的五段之外，其餘十—段在其行列中仍是整體安宜的。碑陰整體行列

齊整均合於整體布陳規劃	 ;	 	 而碑側右左兩面均分列齊頭寫下而左右文字不對

齊，自始至終均如是，可見是其整體規劃原即如此。所以，從行列的位置而言，

其餘的這十—段題名並無乖違之處，而各段與其接銜的上—段題名文字相較，書

法風格亦非全然有明顯落差，因此這十—段是難以視為增書補題名的。	

	

四、《禮器碑》書法的風格與書者	

	

	 	 	 	 如前述，宋‧洪适《隸釋》中謂“張普、朱熊五人，書體不同，蓋後人所增

者。其意指稱補題名五段文字的書風不同，即《禮器碑》的書者有前後二人。不

贊同洪适説法的也有。在二玄社中國書法選（5）所刊現為三井高堅聽冰閣藏品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31	 若是依上下字的字距空間觀察，則碑側左面最下的第四列第—行的第二段“蕃王狼子二百”	
	 	 六字，是字距上下間隔較短的，書風也略有差異，亦難推斷是否也是補題名增書者。	
32	 王澍認為增書共 20 段，主要是將右側“山陽瑕丘九百元臺三百”及左側“相行義史文陽公	
	 	 百煇世平百”圴切分為二段，以致多出二段。另，又將其所見碑陰左上碑邊有“山陽金鄉師	
	 	 燿等二人”細書文字，亦列為增書二人。見溫純—齋墨妙樓訂版《虛舟題跋》原卷二，頁十—	
	 	 下~十三。如前述，翁方綱研判增書者計碑陰十—處、右側一處、左側四處。	



漢字書法之當代趨向-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
 14 

之—的《禮器碑.碑陰	 拓本》上面，於補題名“張普”段文字後有朱書批記云：	 	

「此—行，《隸釋》以為“書體不同，蓋是後人所增者”，余細審其筆法，並非	 	

後增。”，又續於“朱熊”段文字後記“此行亦非後增”，於“加進”段文字下

記“斷非後增。」其意可理解為：《禮器碑》碑陰的書法是—位書手全部寫就完

成的。	

	

	 	 	 	 清‧王澍亦不贊同《隸釋》的後人所增論點，認為增書人名“乃兩時書，非

兩人書”，他是合計碑陰、碑側共列增十六段（5＋11）增書所言。王澍極力讚

賞《禮器碑》書法風格變化多端，謂此碑“書有五節，體凡八變”，認為是同—

書手在前後心境轉易中表現出八種風神變化。清‧翁方綱則認為王澍的“八變”

可併為“七變”，並認為《禮器碑》的書法是七人所書。	

	

（一）、王澍的“五節八變”論説	

	

	 	 	  清代王澍平生最為推崇《禮器碑》，曾極多年之力，屏當一切精意追擬臨書，

他在《虛舟題跋》評鑒此碑云：「此碑上承斯、喜，下起鍾、王，無法不備而不

可名一法，無妙不臻而莫能窮眾妙。」又云：「漢碑有雄古者，有渾勁者，有方

整者，求其清微變化，無如此碑。觀其用筆，一正一偏，游行自在，動合天機，

心思學力，到此一齊無用。此唯捻破管、畫破紙、筆成冡、研成臼，漸老漸熟乃

始恍然遇之，口說不濟事。」33他推崇較瘦勁的漢隸，認為「實則漢、唐隸法體

貌雖殊，淵源自一，要當以古勁沉痛為本。筆力沉痛之極使可透入骨髓，一旦渣

滓盡而清虛來，乃能超脫。」34王澍在跋《漢魯相韓勅孔廟碑》中又認為「古人

作字，無不始於痩勁，後乃遷流漸歸肥碩。吾嘗得安陽古布“安陽“二字，筆瘦

如鍼。…蓋作書之始，但取足以紀事而止，故略存書意不求觀美，而書遂以通神。

韓明府此碑全取古刀布之法，不落二帝三王以下風氣，獨得古書之元，此所以超

出漢人，為書中無上神品也。」他說：「世之為隸書者，多以扁闊為漢，方整為

唐。其實漢隸何嘗不方整，但於精神今古之間分優劣耳。如此碑，有一字可目為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33	 王澍：《虛舟題跋》原卷二，頁廿一上、廿二上。又見《虛舟題跋補原》，載崔爾平選編點校	
	 《歷代書法論文選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3	 年，第	 673	 頁。	
34	 王澍：《竹雲題跋》，卷一頁八，載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第十九冊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	
	 	 司，1982 年，第 13801 頁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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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否。」35顯然，筆痩通神能得古意，同時偏正游行變化清微而無美不備，是王

澍推崇《禮器碑》書法的因素之—。 

 

    他跋《禮器碑》云：「漢人作字皆有生趣，此碑意在有無之間，趣出法象之

外，有整齊處，有不整齊處，如｀下＇字、｀乃＇字、｀桑＇字之添改，｀紫＇

字、｀絕＇字之行草，尤覺天真爛然，生氣橫出。此皆前古所未有，而今始開創

之，遂已啟褚公《雁塔聖教序》、顏公《宋廣平》等碑之先。」，「隸法以漢為極，

每碑各出一奇，莫有同者，而此碑尤為奇絕，瘦勁如鐵，變化若龍，一字一奇，

不可端倪。」36王澍認為「作書不可不通篆隸，今人作書，別字滿紙，只緣未理

其本，隨俗亂寫耳。通篆法則字體無差，通隸法則用筆有則，此入門第一正步。」

37其以作書通篆隸為要則而能會悟結字用筆之要領。又云：「有意求變即不能變；

魏晉名家無不各有法外巧妙，惟其無心於變也；唐人各自立家，皆欲打破右軍鐵

圍，然規格方整，轉不能變，此有心無心之別也。」38 王澍也強調熟後求變。只

有書寫者達到相對精熟才能出現自然的變化。亦在跋《禮器碑》中表達了這一觀

點：「書到熟來，自然生變。此碑無字不變，｀魯＇字、｀百＇字不知多少，莫

有同者。此豈有意於變，只是熟故，若未熟，便有意求變，所以數變輒窮。」39王

澍曾臨書《禮器碑》七本，於六十七歲時雍正十二年(1734 年)甲寅九月猶記「漢

隸之妙，無過叔節此碑。」40 

 

    王澍對於《禮器碑》的碑文内容，「凡—千五百七十字。統而計之，凡有八

變，細玩則千變萬化，無所不有。吾題之曰：隸聖。而為之贊。」41而且王澍還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35	 王澍：《虛舟題跋》原卷二，頁廿四上。又見《虛舟題跋補原》，載崔爾平選編點校《歷代書	
	 	 法論文選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3	 年，第	 675	 頁。	
36	 王澍：《虛舟題跋》原卷二，頁八下、十七下。又見《虛舟題跋補原》，載崔爾平選編點校《歷	
	 	 代書法論文選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	 1993	 年，第	 673	 頁。	
37	 王澍：《論書賸語‧學古》，載于安瀾編《書學名著選》，開封：開封書學研究會，1979	 年，	
	 	 第	 155—169	 頁。	
38	 王澍：《論書賸語》，載于安瀾編《書學名著選》，開封：開封書學研究會，1979	 年，第	 155—	
	 	 169	 頁。	
39	 王澍：《虛舟題跋》原卷二，頁廿二上。又見《虛舟題跋補原》，載崔爾平選編點校《歷代書	
	 	 法論文選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3	 年，第	 674	 頁。	
40	《虛舟題跋》原卷二，頁廿四下。又見《書箢》第五卷第四號，三省堂，眧和十六年(1940 年)—	
	 	 月，24 頁。	
41	《虛舟題跋》原卷二，頁廿五上、下。又見《書箢》第五卷第四號，三省堂，眧和十六年(1940	
	 	 年)—月，24 頁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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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到了《禮器碑》的變化之妙：「此碑書有五節，體凡八變。」他的“五節八

變”説，是出於長年多次臨習的心得感想。“五節”是指《禮器碑》的文字内容，

包括：碑陽序文、銘文、文後九人、碑陰、左右兩側，共五個節次部分。“八變”

則是王澍對於《禮器碑》書法風格蘊富變化的考察心得。其云：	

（1）、碑文矜練，以全力赴之，故力出字外，無美不備。（圖 6）  

 

 ㄏ 

圖 6.碑文矜練，以全力赴之，故力出字外，無美不備。	
 

（2）、銘文則矜意稍解，清超絕塵，幾欲筆不著紙。（圖 7） 

（3）、文後九人，韓勑大書姓 字，文如薤葉，獨為矜重。（圖 8）	

（4）、後八人比於銘文，無復矜意，而清圓超妙，動乎自然。（圖 9）	

（5）、碑陰，與文後八人風韻略似，而天機浮動，一正一偏，往往於無意之中觸 

      處生妙。（圖 10）	

（6）、至兩側而筆益縱絕矣，左側，踰時復作，别開—境，筆雖極縱而清圓超妙，   

     復縱不踰矩。（圖 11）	

（7）、右側，則興已垂竭，但存—段清氣於空明有無之間，雖不作意而功益奇。  

     （圖 12）	

（8）、增書人名，或以書法各各不同，為出兩手，細玩未然，乃兩時書，非兩人 

     書，斜斜整整，轉見天倪。即此亦可見當時神妙無方，非復規矩所能程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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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矣。」42（圖 13）	

 

	 	
圖 7.銘文則矜意稍解，清超絕塵，幾欲筆不著紙。	

	

	 	
圖 8.文後九人，韓勑大書姓字，	

文如薤葉，獨為矜重。	
圖 9.後八人比於銘文，無復矜意，	

而清圓超妙，動乎自然。	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42	 王澍：《虛舟題跋》原卷二，頁廿三上下。又見《虛舟題跋補原》，載崔爾平選編點校《歷	
	 	 代書法論文選續編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3	 年，第	 674	 頁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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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0.碑陰，與文後八人風韻略似，而天機浮動，一正一偏，往往於無意之中觸處生妙。	

	
	

	 	
圖 11.至兩側而筆益縱絕矣，左側，踰時復作，别開—境，筆雖極縱而清圓超	
妙，復縱不踰矩。（右起第 3、5、6 行王澍及翁方綱均視為增書補題名。）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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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2.右側，則興已垂絕，但存—段清氣於空明有無之間，雖不作意而功益奇。	

	

	 	 	 	 	
P75	

（王敬）	
P73	

（張光）	
P51	

(加進）	
P50	

（朱熊）	
P39	

（張普）	
圖 13.	 增書人名，或以書法各各不同，為出兩手，細玩未然，乃兩時書，非兩人書，斜斜整整，

轉見天倪。即此亦可見當時神妙無方，非復規矩所能程限矣。」此為洪适指稱的五段增書補題

名。王澍、翁方綱所指的增書是「同一行有超過一段以上的」，在碑陰及碑側左右面另有十一

段，如圖 11 所示。（上記頁碼，即二玄社《中國法書選（5）禮器碑》所刊，表示剪貼拓本	
上五段補題名分散呈現的位置。）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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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	 	 	 洪适《隸釋》指稱五段增書補題名是另—書手所作，另外，碑側的行列書寫

也較不齊整，朱文藻(1735~1806)及王昶都認為：「嘗疑碑側姓名別是一次斂錢，

不與禮器同時之事。蓋書體既不相類，而褒成侯孔建夀已見碑陰，復入碑側，其

非一時之事明矣。」43由於明代之前的拓本很多都是祇有碑陽碑陰，碑側左右兩

面的拓本流傳較晚，字跡破損也較多，而佳拓亦稀少難得，因此有時明拓本碑陽

碑陰，取舆互較的碑側兩面拓片往往是清代所拓，因此，若單從書法上務實觀察，

碑側兩面的書風確是較為變異多彩而風神多方，所謂增書補題名的排列參差是影

響要項。	

	

	 	 	 	 關於《禮器碑》的書丹刻製順序，王澍不認同鄭芷畦(元慶)所云“環而書之”

(即自碑陽→左側→碑陰→右側)的觀點，其云：「今碑陰與前正文九人書法略同，

當是書完正面接書碑陰，碑陰既完，書已盡矣	 ;	 踰時，有出泉者，又書碑之左

側	 ;	 	 踰時，又有出泉者，又書碑之右側	 ;	 碑已書徧，無可書矣，而出泉者紛然

未已，故復隨地增記，非一時，故書亦因時各異。雖繇書法孌化，然觀其與時消

息之妙，亦可悟書無定則已。」44他認為碑陽接碑陰一時書成，過段時間又書左

側，再過時日又書左側，之後再分次書寫增書補題名。王澍形容為：“韓公此舉

人心悦服，—時咸願出泉襄事。碑末不足書於碑陰，碑陰不足書於碑側，—書不

巳移時又增大書，不已又增細書。烏乎，豈不盛哉！”45最後的細書，即指碑陰

左上碑邊細書的十六字。	

	

	 	 	 	 針對王澍所言“増書”(凡同一行有超遏—段以上者，含洪适所指碑陰的五

段，共計十六段)的部分，如前述分析，我們認為只有碑陰的五段可以明確判定

為增書補題名。因此，對於《禮器碑》書丹刻銘的次序問題，参考王澍所論再加

統整，可以歸納其書刻先後順序為：碑陽→碑陰(含同—行有兩段者，但不包括

洪适所指的五段補題名)→碑側右面、碑側左面(均含同—段有二或三段者)→碑陰

的五段補題名。先後順序基本如此，至於碑陰左上碑邊細書十三字，並不能列計

在題名之内。	

	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43	 清‧王昶：《金石萃編》卷九，頁三十—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一册，165 頁。	
44	 見溫純—齋墨妙樓訂版《虛舟題跋》原卷二，頁十八上~十九上。	
45	 見溫純—齋墨妙樓訂版《虛舟題跋》原卷二，頁十五下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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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翁方綱的“書手七人”論說	

	

	 	 	 	 翁方綱曾長時期深入探研《禮器碑》的書法，其云：「予嘗謂：漢碑自以《韓

叔節禮器碑》為冠。、、蓋嘗論，書有形質、有性情。若《禮器》諸碑，則形質

性情合同渾化，學者莫尋其端倪，是以但得其形質而忘其性情，是非學人之拙正，

亦以其境地之太高也。」46他認為形質、性情已能合同渾化，基上是《禮器碑》

的用筆巧能、神采風韻都是寓富萬千變化。翁方綱基本上是承繼遵循了王澍《虛

舟題跋》的研究成果，而再在自我探研中自出機杼自有主張與感想。	

	

	 	 	 	 對於王澍所提書風八變論説，翁方綱《蘇齋題跋》在嘉慶癸酉(1813 年)八十—

歲時記〈漢禮器碑陰題名〉云：「七人者，序、銘—人書，韓明府銜—人書，故

涿郡太守以下—人書，碑陰諸名—人書，增入諸名—人書，左右側各—人書也。」

47他將王澍的(1)序(2)銘合併為—，而書風八變改為七人所書。又，翁方綱《兩漢

金石記》卷六中則提出略異的“七人所書”觀點，云：「諦審，序、銘是一手，

正面末數行一手，其陰—手，增書約二手，右與左又各—手。則石尾—行云“七

人所作”，謂書人無疑也。」48翁方綱説的七人書手，與王澍的八變説有異有同，

即上述的(1)與(2)為—手，(3)與(4)為—手，(5)為—手，(6)為—手，(7)為—手，(8)

為二手。翁方綱認為“增書約二手”，主要是他和王澍所認定的“增書”如前述

共有十六段，比洪适的五段補題名增書要多十一段，五段與叧十一段的書風有異，

故謂“增書約二手”。	

	

	 	 	 	 翁方綱的書手七人論點，係因其參考王澍所述在碑陰拓本首列最左處錄得：

“山陽金鄉阝市曜奴囗囗而攵子等七人所囗”（圖 14），其云：「此—十六字(闕—

字又闕二半字)字倍小於前前文，在碑陰上列之極末近邊，拓碑者多遺之，是以

諸家著錄多不及此。」後續並記：「虛舟(王澍)又云，碑陰左邊細書山陽金鄉師 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46	 清‧翁方綱：《蘇齋題跋》西泠印社聚珍版，頁三八〈魏范氏碑〉，台北，學海出版社 1997 年	
	 	 4 月刊，82 頁。	
47	 翁方綱：〈漢禮器碑陰題名〉《蘇齋題跋》，西泠印社聚珍版，台北，學海出版社，1977 年 4	
	 	 月景印，75 頁。	
48	 清‧翁方綱：《兩漢金石記》卷六，頁十—，刊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十册，台北，新文豐出版	
	 	 公司，1982 年 11 月，7287 頁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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燿等二人，合前共若干人云云。方綱

按，此—行在碑陰結末之極邊，直下—

行凡十五字，非二人，乃七人也。七人

下有“所囗”二字，知其非復出泉之人

矣，似未可概以合前後諸人通計之

也。」、「石尾—行云七人所作，謂書人

無疑也。」49另又記”漢隸書人名曜奴

等七人最古矣。”50翁方綱改釋為“七

人所作”，並指該七人即為此碑書丹

者。此事，何紹基(17~18)於咸豐己未

(1859 年)四月杪續跋云：「東京碑多不

著撰書人姓名，而隹在選石為久逺計，

此七人自是刻石人或兼書碑也。 圖 14.碑陰左上邊緣 16 字題名 

必謂序銘—人書、銜名及補書幾人，真穿鑿無據。覃溪攷據視此者蓋亦多矣。小

東刺史見示此舊拓，漫題其後。」51何紹基對於七人分書各段的説法並不贊同。

方朔〈舊拓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跋〉云：「如王蒻林(王澍)之撰出“五節八變”

見笑於覃溪閣學，然蒻林之《虛舟題跋》於此碑贊賞考核實屬不遺餘力，間有過

當亦所不免。不意閣學不附會而又加以穿鑿，近為何子貞太史指出亦屬可議。」

52事實上，說《禮器碑》為七人所書原即令人難以相信，再說是七人如何分工各

寫那部分，就更加複雜難以證實。對於翁方綱指稱的“山陽金鄉阝市曜奴囗囗而

攵子等七人所囗”那段文字，重點是“七”字(王澍認為是“二”字)，依拓本所

見(見附圖 14)，該字的波磔在下方末筆，依漢隸通見寫法，若釋為“二”字仍有

可信。而最後一字也未必是“作”字。 

	

	 	 	 	 另外，翁方綱又在碑陰中列第六、七行之下，覓得小字隸書十三字，記云：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49	 翁方綱：〈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〉，《兩漢金石記》卷六，頁四，收在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	
	 	 十册，7283 頁、7386 頁。	
50	 翁方綱：〈漢禮器碑陰題名〉，《蘇齋題跋》，76 頁。	
51	 見〈附何子貞太史跋題後〉，附在同治甲子(1864 年)刊：方朔《枕經堂題跋》卷二，頁四	 	 	
	 	 十二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-第二輯》第十九冊，14257 頁。	
52	 方朔：〈舊拓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跋〉，同治甲子(1864 年)刊《枕經堂題跋》卷二，頁四	
	 	 十—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-第二輯》第十九冊，14257 頁。	



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《禮器碑》碑陰的補題名書法	
	

 

	
23 

「此二行下有細隸書三行云“熹平三年左馮翊池陽項伯脩來”凡十三字，方綱以

滁陽顧苓云美所藏舊拓本審定得之，從來著録家所未見也。」53清‧畢沅、阮元

《山左金石志》亦曾對碑陰之十三字記云：「八分書三行凡十三字，筆畫極細，

閣學嘗得舊拓橅以示人，今以洗石精拓本辨之，其前後二行尚有影迹，中間“左

馮翊池陽”五字則磨泐無存矣。」54清‧馬邦玉《漢碑録文》則記：「共十三字，

近拓本以其糢糊略之。」55晩清楊鐸《函青閣金石記》則謂：「項伯修題名十三字

分三行，熹字第一行、左字第二行、項字第三行，筆畫極細。道光庚子〈1840

年)客任城汪孟慈農部，出所藏《禮器碑》有陰，猶是明時拓本，有此題名，字

甚清晰。近來川沙沈韻初收藏舊拓甚富，曾為余言，亦未之見也。」56而梁章鉅

(1775~1849)跋其得於京師琉璃廠肆之精拓本則謂諸字“無從辨識”。57而《山東

金石志》亦記“其畫太細，久無迹矣”。58清‧方朔以其自認“當是數百年前舊

拓”察看，亦謂：「題名十三字已屬糢糊不可辨識」59。清‧方若《校碑隨筆》1910

年刊稿云：「字小筆劃極細，必舊拓淡墨精拓乃見，翁氏以為從來未有知之者。」

歐陽輔則記「舊拓淡墨本乃可見，近拓已無踪影。有翻刻本頗能亂真，此十三小

字反甚明晰。」60拙眼無緣獲見舊拓淡墨本，有見翻刻本那十三小字（圖 15）。 

	 	 	 	 由於《禮器碑》的書風變化與書手異同，産生“五節八變”、“書手七人”

等相關論説，主要便是緣於《禮器碑》碑陽、碑陰、碑側兩面以及增書補題名等，

全碑整體的書法蘊富多樣孌化，尤其是增書補題名各段文字，穿插其間而又間距

不匀，讓學習研究者特別關注而倍覺有趣。方朔跋云：「蓋此碑之妙，不在整齊

而在變化，不在氣勢充足而在筆力健舉。漢碑佳者雖多，由此入手，流麗者可摹，

方正者亦可摹，高古則可摹，縱橫跌宕者亦無不可摹也。蓋隸法之正變，於此碑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53	 清‧翁方綱：《兩漢金石記》卷六頁十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十冊，7287 頁。翁方綱並於丁	
	 	 已(1797 年)秋七月題記〈禮器碑題名殘字〉云：「禮器碑陰“山陽金鄉”及“項伯脩”字，知	 	
	 	 者最罕。」見別下齋校本《蘇齋題跋》卷上，頁廿四。	
54	 清‧畢沅、阮元：《山左金石志》卷第八，頁二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十九册，14444 頁。	
55	 清‧馬邦玉《漢碑録文》卷二，頁十二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第八冊，6148 頁。	
56	 清‧楊鐸：《函青閣金石記》卷二，頁二十一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第六冊，5030 頁。	
57	 清‧梁章鉅：《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》，刊《中國書畫全書》第十四册，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9	
	 	 年 12 月，200 頁。	
58	 清‧孫葆田等：《山東金石志》，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第十二冊，9236 頁。	
59	 清‧方朔：《枕經堂題跋》卷二，頁四十一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二輯第十九册，14257 頁。	
60	 歐陽輔：《集古求真》卷九，頁四，江西開智書局 1923 年石印本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》第十	
	 	 一册，8562 頁。又，王壯弘(1931~2008)《增補校碑隨筆》記見重刻本“常州張太平重刻本，	
	 	 有陰側，陰末處刻“熹平項伯脩來”等小字極清晰，但字跡軟弱。”見台北華正書局，1985	
	 	 年 4 月刊，68 頁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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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正文與陰及兩側已盡，不必一—細指。」61《禮器碑》的書法風神多方而體勢

用筆尤富變化，統合品賞可得峻秀清逸之氣，而分而習之亦可體察其巧變多姿之

妙。上虞丁念先（1906-1969）畢生致力漢碑書法造詣高卓，於 1968 年所作〈臨

禮器碑碑陰補題名四行〉（圖 16）62，顯示對碑陰補題名書法特別著力研究的心

得。 

	

	 	
圖 15.翻刻本的十三字（三行改成二行）	 圖 16.	 丁念先〈臨禮器碑碑陰補題名四行〉

1968 年作	
 

 

 

 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61	 方朔：〈舊拓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跋〉，同治甲子(1864 年)刊《枕經堂題跋》卷二，頁四	
	 	 十—。見《石刻史料新編-第二輯》第十九冊，14257 頁。	
62	 刊於《台灣省第二十三屆全省美術展覽會展品彙刊》，展覽籌委會編印，1968 年 12 月刊行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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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小結	 	

	

	 	 	 	 東漢《禮器碑》碑文内容的歷史文化價值自宋代以來素受關注與推重，其隸

書書法更被視為漢隸經典稀有的主要代表性作品之一。早期㳘傳拓本主要以碑陽

與碑陰為多，其書風遒勁雅麗清峻精巧，也是相關書法品評所注目之處，而碑陰

的五段增書補題名書法尤為奇逸特别吸睛。明清書法研究學者再加統合碑側兩面

的全碑完整的全拓本，更加細賞《禮器碑》整體書法在質樸清雅中蘊富華彩爤漫

多姿的全貌。	

	

	 	 	 《禮器碑》碑陰及碑側的題名，以及增書補題名，是映現此碑書風變化多方

的要角，這是顯然可見也是書法研究者可以瞭解的現象。清代王澍所提“五節八

變”説，是以擬想書丹刻碑過程去推想，認為是同一書手在不同心境、不同時日，

次第書寫、再書，因位置而因應再補，而書法風韻産生變化，意指—位書詣精熟

的書家率然自任地表現出豐美多彩的書法風神。	

	

	 	 	 	 書手是否只有一人，當然也有不同的推想，如洪适指稱碑陰的五段補題名是

後人所增者，王昶也贊同碑側兩面是另—次歛錢，不與禮器同時之事。至於翁方

綱的“書手七人”論説，固不免自我穿鑿之嫌，但本質上仍是承自《禮器碑》書

風蘊富多變的觀點而來。	

	

	 	 	 	 從《禮器碑》的全幅拓本上考察，在碑陽、碑陰、碑側左右兩面，可以清楚

觀察共—○四段的捐資者題名，其中碑陰的五段增書補題名極為明顯，書法尤為

奇逸，而碑陰及左右碑側的最下列也都有同—行有二段或三段的題名，應不是補

加的。此碑各部分的書法表現參合多方，映照碑陽正文的書法，正是《禮器碑》

書法表現蘊富多方風采尤具意味之處。	

	

	

	

	

	



漢字書法之當代趨向-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
 26 

	

	

	

	

	


